体态语在教学中的运用

––––教学语言的体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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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教师面对学生当众讲话。伴随着有声语言，教师的音容笑貌，表情眼神，手势动作，一一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体态语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辅助作用。请看都德的《最后一课》片断：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气，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这是韩麦尔先生满怀沉痛讲完最后一课的最后一刻，这段感人肺腑的文字是全篇高潮。显示并推出这一高潮的，除了有限的有声语言外，主要仰仗韩麦尔先生的表情、动作、手势，即所谓的体态语。体态语是表现在体态上的表达手段，它借助面部表情、手势、眼神、动作来表现说话人的思想感情。它是对有声语言的积极配合与补充，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手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可见表情动作乃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情感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必然所至。韩麦尔先生无言的手势，挥走了听课的学生，却驱不走学生心头的忧伤，他那高大的背影久久铭刻在学生记忆的深处，时时撞击学生幼小的心灵，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应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体态语表达的是比有声语言更丰富，更难以言状的深情蜜意。

我认为，体态语在口语教学中具有三点突出的作用：

第一，它是教师心灵的一面镜子，它活现出教师心灵的造影。任何细致入微的思想意念，复杂微妙的情感倾向，都在这里得到显现。经验告诉我们，人际沟通如果只依靠有声语言将显得十分单调和苍白.。心理学家伯特·梅拉宾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交流一项信息的情绪效果＝7％词语＋38％声音＋55％面部表情，教学语言是靠语言的声音效果和非语言手段来丰富它的表达。在教学中，教师倘能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学生讲述，你的精神经由你的双眼而闪亮发光，经由你的声音而四面辐射，经由你的表情而自我抒陈，这时你会说你把一切都交给了学生，你和学生之间产生了真诚的默契与沟通。在体态语这面镜子的返照之中，在学生众目睽睽的盯视之下，教师思想情感的任何一处细微变化，都将无处逃遁。

第二，体态语又是学生反馈信息的一面镜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检测学生的接受程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变化，从而及时调节教学进度和语言内容。我们也要靠交谈者兴致勃勃的面貌、眼神、表情、手势……来激发对方的思想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课堂教学中教师所面对的，不是绝缘体，不是单向接受器，而是多侧面，多渠道地不断反馈着交流信息的活体。这就使教师的信息传送变得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并蓬勃着生命力。

第三，体态语的双向交流，使教学协调融洽，合二为一，从而达到美的和谐，卡耐基曾这样描写一场宣传癌症危害性的成功的讲演：“讲演者安祥地开始说了，……他想谈一件严肃的事，如果打扰了我们，要请我们原谅。接着，他就象龙卷风一样吹袭过来，他倾身向前，双眼将我们牢牢盯住，他并未提高声音，但我们却似乎觉得它象一只铜锣轰然爆烈。‘你们往四周看，在座的有多少将死于癌症……’他停下，脸上光亮起来‘多严酷的现实，不过我们可以想出办法，即谋求进步的癌症治疗方法。”他凝重地看着我们，眼光绕着桌子逐一移动。‘你们愿意协助朝向进步努力吗？’此时，我脑海中除了‘愿意’还会有别的声音吗？事后我发觉别人也同我一样。”有声语言配之以简捷有力的体态语是这类成功说服的威力所在。在教读《谈骨气》中“闻一多拍案而起”事例时，学生的表现不是更有助于对词语情感的把握吗？

在体态语中，居于头等重要地位的是面部表情，教师一踏上讲台，四五十双眼睛就盯着你的脸，你五官上的微妙变化是你自我表现的一个组成部分，很难逃避学生机敏的眼光。同样，如果老师对课文内容倍加推崇，赞不绝口，而面部表情却淡而无味，冷若冰霜，那时学生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我想，学生或许会认为你在故意奉承，表面的赞赏实际是辛辣的挖苦与讽刺吧？

面部表情是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其标准在于自然真实。矫揉造作是真挚表情的大敌。“心戚者形为之动，情悲者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当然，教学毕竟不能等同于演戏，要注意分寸。从转述者和传达者的特定身份出发，教态表情要自然稳重，落落大方。课堂教学要根据内容进程产生相应的表情变化，而且，通常地说：“微笑是很好地入场券。”微笑，标志着自信与友好，它是使学生心悦诚服的有力心理武器。总之，教师一走上台，就得取信学生。

在面部表情中，最核心、最引人入胜的是目光。达·芬奇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凡善于言行的人多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能言善辩的老师也不该忽视眼睛的作用。课堂教学，学生能从教师的眼睛看出教师的人格、态度、思想，情感。这毫不夸张。在课堂上，眼睛同样是师生之间情感交流的窗口。目光的接触是非语言沟通的主要信息来源。如果一个教师无视学生的存在，甚至不敢正面瞧他们，如果他或者仰头望着天花板的某一角落，或着俯首盯着讲稿，语音飘渺，神情漠然，那么即使他的讲稿背得再熟，也只是些空洞的言语，不会有多大实际的效应。因为他与学生缺乏沟通。相反，频繁恰当的目光的接触能让学生灵敏的感觉到，有一股信息从老师的脑海及心中直接传递到自己的脑海及心中。而自己对教学信息的反馈又能从教师的眼光中得到落实。故此，成熟的老师都善于洞悉、审视学生眼睛的奥秘，敏捷地捕捉他们发生在课堂上的一瞬间的变化，从而适时地调整教学语言，恰如其分地撒播智慧的种子。

要用好目光眼神这一特殊语言，教师必须注意两个“视”：视线与视象。所谓视线是指目光运动的方向；应以平视为常态。环顾全场，让更多的学生感到，老师是在对着我说话。有的教师习惯盯着某一角落，或某个座位，则会使学生产生误会，以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也把目光投过去，从而分散精力，有的老师目光散乱，东张西望，那会使学生迷失方向，感到莫名其妙，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据说有经验的演员把目光适当扫视着观众席倒数第二排不知是否可作为参考的经验。所谓视象是说教师在讲述中要尽量看到自己所讲的，建立起内心视象。随讲述内容的变化，目光也随着变化，教师自己看不到自己所讲的，便无法使学生展开想象，从你的眼里看到他所听到的。教师空泛的目光只能向学生显示你内心的空白和情感的淡漠，而这就在你和学生之间，竖起一道可悲的厚障壁。面对教师零度以下的眼神，学生只能一无收获。

体态语的第二号角色是动作、姿势。毛泽东的十大讲授法之一，就是以姿势助说话，姿势乃至动作在教学中具有明显的暗示作用。当然，上课不能随心所欲，大动干戈，手势动作也仅起到点缀衬托作用，它只能够使学生形成一种动态的印象，以便引起注意，借以减少由单调带来的疲劳而已。人的大脑接受刺激而形成的兴奋点如果经常转移，主体在一定时间之内就不易感到疲乏，而久处静态的形象则易产生抑制。正是基于这一点，偶尔移动步伐，变换形体与手势，可使听众维持一定的兴奋度。

课堂教学的动作姿势，又以手势为核心。教学中运用手势要宁缺毋滥，力求少而精。要朴素自然，切忌花里胡梢，吕志范老师讲《春》的一节的手势，很有启发性。当讲到“春天到了，小草长出来了用‘偷偷’这个词，这就是说，它是趁人不注意；让人毫无察觉地就从土里长出来了。但作者没有用长而是说从土里––––（稍一停顿，教师用右手食指做了一个向上的手势）––––学生齐答：“钻出来了。”用这个手势作者强调小草生长很不容易，无声的语言强调了小草的顽强的生命力。这就说明手势动作不在多，而在精，要匠心独运，从严选择。动作过频不但教态不稳，还使学生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自然和谐的手势动作出自作者本心，出自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情之所至，不由自主，倘若老师一面讲课，一面想着下面要做什么手势，那恐怕免不了要闹笑话。我曾见过一位老师上课时总习惯性地用粉笔在黑板上点点儿。一堂课下来，腰部等高处被点的密密麻麻，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姿势动作更核心的要求是有语力。当然，这是以有声语言内容的充实为前提的。做学生时,一次课上讲《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徐趋”二字，老师自己放低了身体，双脚快步移动，认真地作了一个滑稽的老态龙钟的姿势，在大家笑声中，老师问：“为什么是‘徐’？”（生答腿疼。）“为什么是‘趋’？”（生答：表敬。）教师接口说：“因为腿上有风湿病，关节炎，所以只好慢，快走。”体态语与有声语言的巧妙配合，俨然收到喜剧的效果，维妙维肖，忍俊不禁。

在讲课中，体态语贯穿于全过程，自始至终在与学生的信息交流中发挥着作用。比如，朗读中昂首凝神；提问时扫视微笑；预习时巡视，环顾以及配合言语内容的点头、挥手、摇头、怒视、凝神等等。课堂使用的手势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模式，如情意手势（气愤时握拳，果断时手切等），指示手势（重点指示对象，方位）、象形手势（用来模形状物）。当然，不能将上述模式绝对化起来。用什么样的手势，多用还是少用，全凭表情达意的需要而定，万不可机械套用，弄巧成拙。

总而言之，体态语的运用但求自然、得体、准确，不可生搬硬套，喧宾夺主。教学中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事出有因，而且和谐柔美，做到恰到好处  。它与有声语言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在表达效果上，它起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不是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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